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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噪音 

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如同置身整个寓所里噪音的总

部。我听到所有的门都在啪啪作响——只不过由于门的噪

音而听不到他们在门之间跑来跑去的脚步声——厨房里

关灶门的响声也听得真真切切。父亲打开了我的房门，穿

着拖到地上的晨服穿过房间，隔壁房间里响起了从炉里扒

灰的声音。法莉穿过前厅一字一顿地喊着问，父亲的帽子

是不是已刷好，真希望听到嘘嘘声，然而，另一个的回答

声却是提高了嗓门的叫喊。房门又响了起来，如同患了伤

风感冒的嗓子，它先是随着女声演唱而打开，最后又随着

一声沉闷的男人的撞击声关上，那猛一关听上去肆无忌惮

极了。父亲走了，现在开始了两只金丝雀带来的更轻柔、

更分散、也更绝望的噪音。以前我就想到——金丝雀的声

音又使我重新想起——是不是我不该将门开一条小缝，像

蛇一样慢慢地爬到隔壁房间，并爬在地上请求我的姐妹和

她们的保姆安静。 

老光棍布鲁姆·费德 

一天晚上，老光棍布鲁姆费德上楼到他的房子去，这

是一件吃力的事儿，因为他住在七层。他像常常做的那样，

爬楼梯时想着，这种孤独寂寞的日子实在难熬，他简直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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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密地走过六层楼，才能来到楼上他那空无一人的房间，

到了屋子里又是秘密地穿上睡衣，叼上烟斗，看上几眼他

几年以来一直订阅的法国杂志，喝上一杯自己酿的樱桃

酒，最后过上半小时去睡觉，睡前还得把被子彻底整理一

番，不管怎么教女仆都没用，她老是随心所欲地把子那么

一叠。无论谁能陪着他做这些事，谁能看着他做这些事，

布鲁姆费德都会欢迎。他已经考虑过是不是该买只小狗。

这样一个动物很有意思，特别知恩图报和忠实可靠；布鲁

姆费德的一个同事就有这么一条狗，它除了主人谁也不

跟，要是有一会它没见着主人，便会立刻大叫地扑上来，

显然这是在表示它又打到了主人，又找到了这个极其慈善

的人。不过狗也有坏处。哪怕把它搞得这么干净，它也会

把房子弄脏。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事儿，不可能每次让它

进屋子前都给它洗个热水澡，再说狗的健康情况也受不了

这么折腾。可屋子脏了布鲁姆费德又受不了，屋子保持干

净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情，他一星期要和在这点上可

惜不那么认真的女仆吵上好几次。由于她的耳朵重听，一

般他都要拉着她的胳膊到屋子里他找出来的不那么干净

的地方去。由于要求这样严格，他才使屋子的整齐程度大

致符合他的愿望。要是来一条狗，自然会把迄今为止如此

精心抵制的肮脏带进屋里来。狗的随身伴侣虱子会生出

来。要是有了虱子，那么离布鲁姆费德把那间舒适的屋子

让给狗、自己另找一间屋子住的时候也不远了。而不干净

还只是养狗的一个缺点。狗也会生病，而真正懂得狗生病

的人根本没有。那时这畜生就得蹲在角落里或跛着腿走来

走去，哀呜、咳嗽、在肮脏的地方干呕，你得用毯子裹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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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，对它吹口哨，把牛奶推给它，简而言之，照顾它，希

望它的病会好起来，这也是可能的，然而这也可能是一场

严重的、讨厌的传染病。即便狗健康不生病，以后它总会

老，你会不能决定及时地把这个忠实的动物送人，那么以

后总有一天，你会从流着泪的狗眼里看出自己实际的年

龄。那时就得和这个半瞎的、肺有毛病的、肥得动弹不得

的动物一起受罪，以此为过去这只狗给人带来的快乐付出

沉重的代价。不管现在布鲁姆费德多么想要一条狗，他还

是情愿独自一人爬三十年的楼梯，也不愿以后受这么一条

老狗的罪，这条狗比他自己喘气叹息的声音还大，在他身

边拖着步子爬上一层一层的楼梯。 

就这样，布鲁姆费德还是一个人过日子，他没有老处

女的心思，要在身边养一个隶属于自己的活物。她可以保

护它，对它温存体贴，老愿意侍候它，因此为了这个目的

可以养一只猫，一只金丝雀，或者甚至几条金鱼都行。如

果这也做不到，甚至在窗前养上几盆花也会使她感到满

意。而布鲁姆费德只想要一个能陪伴他的动物，他不必太

多地照应它，有时给它一脚也不要紧，必要时它也可以在

胡同里过夜，但它应该在布鲁姆费德需要的时候，马上会

叫、会跳、会舔手掌。布鲁姆费德想要的是这样的东西，

可由于他看到，有这东西而没有大的弊端是不可能的，因

此他只得放弃，可是，和他那细致认真的天性有关，时不

时的，比如像今天晚上，他又回到这同样的念头上来了。 

当他在楼上门前从口袋里掏钥匙时，房子里的一个响

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是一种奇怪的、热闹的、很有规律

的啪嗒啪嗒的声音。因为布鲁姆费德正想着狗的事情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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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这声音使他想起了狗爪子交替着在地上拍打的声音。可

是爪子并没有啪嗒的声音，这不是爪子。他急忙开了门，

打开电灯。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番情景。这简直是在变魔术，

两个小小的、白色带蓝条的赛璐璐气球并排在地板上一上

一下地跳；一个挨地，另一个就抬起，它们不停地作着自

己的游戏。在中学时，布鲁姆费德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电

器试验里看见过类似的小球跳动，可这是两个相当大的球

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跳，并不是在做电器试验。布鲁姆费德

朝它们弯下身子，以便仔细地看看它们。毫无疑问，这是

一般的球，也许它里边还有几个更小的球，是这些小球发

出了啪嗒啪嗒的声音。布鲁姆费德朝空中抓去，看看它们

是不是拴着什么线绳，没有，它们完全是自己在动。遗憾

的是布鲁姆费德不是小孩子，要不然两个这样的球对他来

说一定是个惊喜，而现在这一切只能更使他感到不快。作

为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单身汉只是秘密地活着，这并非毫

无价值，现在有人，不管他是谁，泄露了这个秘密，给他

送进来这样两个奇怪的气球。 

他想抓住一个，但它们躲着他，在屋子里把他诱到自

己背后。这太傻了，他想，在气球的后面跑来跑去，他停

下来看着它们，由于看来没有人追他们了，这两个球也就

停在原地不动。我还是要把它们抓住，他又想，于是去追

赶它们。两只球立刻逃开了，可是布鲁姆费德用叉开的两

腿把它们赶到一个屋子的角落，在放在那儿的箱子前他终

于抓住了一个球。这是一个凉凉的小球，在他的手里转动

着，显然想拼命溜走。另一个球好像是看到它的同伴面临

的困境，比刚才跳得更高，跳的力度更大，直到它触到布



◆ 卡 夫 卡 短 篇 小 说 选  ◆ 

─ 5 ─ 

 

鲁姆费德的手掌。它向手掌击去，击打得越来越快，改变

着它的进攻点。后来，因为它对着手掌拍击，手完全把它

包围，它不能对准方向了，于是它便跳得更高，兴许要跳

到布鲁姆费德的脸上。布鲁姆费德本可以把这个球也抓

住，把两个球关在什么地方，可他觉得现在对这两个小小

的球采取这样的措施太有损他的人格。再说占有这么两个

球也很有意思，它们一会儿也会累得够呛，会滚到柜子底

下安静呆着。虽然布鲁姆费德这么想着，可他仍旧生气地

把球往地上一扔，奇怪的是这时这两个柔软的、几乎通体

透明的气球并没有碎。两个球又紧接着进行刚才的那种低

低的相互协调的跳动。 

布鲁姆费德从容地脱了衣服，把衣服在柜子里放好，

他每次都要仔细地查看女佣是不是把东西都收拾停当了。

他回过肩头看了一两次气球，看来，他没理它们，可这两

个球现在甚至在跟着他，它们追着他，紧紧地跟踪在他后

面跳。布鲁姆费德穿上睡衣想到对面的墙那儿去取挂在一

个托架上的烟斗。他转身以前不由自主地用一只脚向后踢

了一下，可球却知道躲开，没被踢着。当他快走到烟斗那

儿时，两个球立刻把他围了起来，他趿着拖鞋，步子有大

有小，可他每迈一步，球差不多都不停歇地击一下，它们

的行动和他同步。布鲁姆费德突然来一个转身，想看两个

球怎么办。可他刚一转过身，两个球就划了个半圆，又到

了他的身后，只要他转身，球就重复这样的动作。它们就

像手下的陪伴者一样避免在布鲁姆费德前面停留。看来在

这以前它们只敢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，而现在它们却已经

在为他效劳了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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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之前，遇到自身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的特殊情

况，布鲁姆费德总是用装作看不见的办法对待。这种权宜

之计常常奏效，多数情况下至少能使局面得到改善。因此

现在他也照此办理，他站在烟斗托架前，撅起嘴，选中一

个烟斗，从放着的烟叶袋里取出烟叶仔仔细细地装烟，他

任随身后的两个球去跳。只是他要到桌子跟前去，这使他

犹豫，听到球的跳动和他自己的脚步合成一拍，几乎使他

感到痛苦。因此他就这么站着，把装烟的时间不必要地拖

长，估算着到桌子的距离。最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弱点，

踏着使自己听不见球跳的步子走完了这段距离。可当他坐

下来的时候，又听见两个球在他的坐椅后像刚才一样在跳

跃。 

桌子上方，在墙上手够得着的地方安着一块木板，上

面放着那瓶樱桃酒，周围有几个小杯子。酒瓶旁边放着一

摞法国杂志。（正好今天刚到一期新杂志，布鲁姆费德把

它拿了下来。他把酒忘得一干二净，他甚至觉得好像今天

只是聊以自慰，不让别的事妨碍他的习惯才这么做似的，

他也并没有真正的阅读欲望。他一反往日一页一页仔细翻

阅的习惯，随便翻开一页，看到上面有一张大照片。他强

迫自己看仔细些。照片拍的是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会晤的

情景。会晤是在一艘船上举行的。船的周围，一直到很远

的地方，还有许多其它的船，船烟囱的烟雾消散在明亮的

天空之中。沙皇和总统两人都迈着大步走向对方，互相握

手致意。沙皇和总统身后各站着两位先生。沙皇和总统笑

容满面，而他们的随员却板着面孔。两边随员的目光都各

自盯着他们的统治者。显然这一切都是在船舱甲板的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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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进行的，在船的下面很低的地方，站着几排行礼致敬的

水兵，长长的列队画面到了照片的边缘被剪断了。布鲁姆

费德越来越有兴致地看着这张照片，然后把它往远挪一

点，眯起眼睛来看。他从前总是很能理解这样的大场面。

他觉得首脑人物这样无拘无束、热烈真挚并且漫不经心地

相互握手符合实际情况。而随员——顺便说说，他们当然

都是位高任重的先生，他们的名字在照片下面登着——的

举止要保护这一历史时刻的严肃性也同样正确。） 

布鲁姆费德没把他所要的东西取下来，他静静地坐

着，看着仍未点着的烟斗。他就这样暗中守候着，突然，

他一下子不再发愣，忽的在椅子上转过身来。可两个球也

相应地作好了准备，或者说它们漫不经心地按照所掌握的

规律，在布鲁姆费德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位置，藏

在他的背后。就这样，布鲁姆费德背对着桌子，手里拿着

冰凉的烟斗坐着。这时气球跳到桌下，因为那儿有块地毯，

所以听不到它们的什么声音。这是个很大的好处；只有很

微弱的低沉的声音，得非常注意才能用耳朵听到它们。布

鲁姆费德全神贯注地、仔细地听着。不过只是现在这样罢

了，过一会儿他可能就听不见了。布鲁姆费德觉得气球在

地毯上出不了什么声音是它们的一大弱点。只要把一块或

最好两块地毯推到它们下面，它们便几乎无能为力。但只

不过是在一定时间之内无能为力，再说它们的存在就已经

意味着它们还有某种力量。 

现在布鲁姆费德很是需要一条狗，这样一个小小的野

性动物一会儿就能把气球对付了，他想象着那只狗怎样用

爪子去抓它们，怎么用爪子赶它们，把它们赶得满屋子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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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用牙咬住它们。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布鲁姆费德就会买

一条狗。 

不过气球暂时只能害怕布鲁姆费德，他现在没有心思

把它们弄破，也许他缺少的只是把它们弄破的决心。他晚

上回家时疲备不堪，而在他需要安静的时候，给了他这么

出其不意的一着。他这才感到他是多么累。他肯定要把气

球弄破，并且就在最近动手，可现在还不，也许明天才弄

破。再说，要是客观地看整个情况，气球的举止也够谦虚

的了。比如它们可以时不时地跳到跟前，显示显示自己，

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或者它们也可以再往高跳，碰到

桌面，把自己搞破，免得在地毯上出不来声音。可它们并

没有这么做，它们不想惹布鲁姆费德生闲气，显然它们仅

把自己限制在必不可少的范围之内。 

可这些必不可少的跳跃也足以败坏布鲁姆费德在桌

旁的兴致。他才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就已经想去睡觉了。之

所以要去睡觉的一个原因，也是由于他不能在这儿抽烟，

因为他的火柴在床头柜上放着。就是说，他要抽烟得拿火

柴，可要是他已经走到床头柜那儿，最好就呆在那儿，然

后躺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内心还有个想法，他认为，

气球盲目地热中于跟在他身后，会跳上床，要是他一躺下，

不管他有意无意，也会在床上把它们压坏。他不认为碎气

球的剩余部分也还会跳。即便是非同寻常的现象总也得有

个限度。往常，整个的球会跳，哪怕它们不能不间断地跳，

可破了的气球决跳不起来，因此也不会在这儿跳。 

“起！”由于有了这种想法，他几乎是故意地这么喊

着，他跺着脚和身后的气球一块走到床上。像是要证实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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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希望似的，当他有意地靠近床时，一只气球立即跳到床

上。与此相反，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，另一个球跳到床

下去了。布鲁姆费德根本没想到球在床下也能跳动。他对

这只球感到气愤，尽管他觉得这有失公正，因为也许这只

球在床下跳比在床上跳的那个球能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。

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球决定选择什么地方了，因为布鲁姆费

德认为它们不会长时间地分开。而过了一会儿，下面的球

真的跳到床上。现在我可以抓住它们了，布鲁姆费德非常

高兴地想着，他从身上解开睡衣，以便扑到床上去。可与

此同时，这个球又跳到床下。布鲁姆费德失望已极，垂头

丧气地瘫坐在那儿。看来，这只球只是到上面看了看，它

不喜欢上面。这时另一只球也跟着它，当然也呆在了下面，

因为下面更好些。“这下整夜我都得听响声了”，布鲁姆费

德想着，他咬着嘴唇，点着头。 

他闷闷不乐，其实他并不知道两个气球夜里会怎样妨

碍他。他睡觉极好，这点小声音他很容易克服。为了完全

有把握，他按照所得到的经验给它们往下边推了两块地

毯。好像他有一只小狗，他要给它垫得软些似的。两只球

也仿佛累了困了，它们跳得比刚才更低更慢了。布鲁姆费

德跪在床前面拿灯往下照时，有时他觉得地毯上的气球好

像永远要呆住不动似的，它们那么弱软无力地落下去，那

么慢悠悠地往前滚一点点儿。可是接着它们又尽职也抬了

起来。布鲁姆费德早上往床下瞧时，可能会很容易发现两

个安静和谐的儿童气球。 

可这两个气球好像不能坚持跳到第二天早上似的，因

为当布鲁姆费德躺在床上时，他一点也听不到它们的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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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。他费力地听着，从床上抬起身倾听着——无声无息。

——地毯的作用不可能这么大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两只球

跳不起来了，或许是碰到软软的地毯，它们没有足够的反

跳力，所以暂时放弃了跳跃，或者，更可能的是，它们永

远也跳不了了。布鲁姆费德可以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

事，可他对终于安静下来感到满意，所以他宁愿躺着不动，

他不愿用目光去触动那两个安静下来的气球。他甚至愿意

放弃吸烟，他把身子转向一边立刻睡着了。 

但是，如同往常一样，他并非睡得踏踏实实；他这次

睡觉也没作梦，但很不安稳。夜里他无数次地被惊醒，总

以为有人在敲门。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没有人敲门；谁会

在半夜敲门，而且是敲他一个孤独的单身汉的门。尽管他

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他却总是一再地惊起，好一会儿紧张地

盯着门，张着嘴，睁大着眼睛，湿漉漉的前额上抖动着一

撮头发。他试图数着被搅醒的次数，但被那些大的数字搞

昏了头，于是又睡了过去。他觉得自己知道敲门声从哪里

来，不会是在门上敲，肯定是在其它什么地方敲，可他睡

得稀里糊涂想不起来他的猜测有什么根据。他只知道，在

大的敲击声产生以前，有很多细小的难听的拍打声聚在一

起。要是能够避免大的敲击声，他本来愿意忍受所有难听

的小的拍打声的，可由于什么原因来不及了，这会儿他不

能采取行动，机会错过了，他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张着嘴

不出声地打着呵欠，生气地把脸往枕头上撞，就这样过了

一夜。 

清早，女佣的敲门声将他唤醒，他以一种被解脱的叹

息对这种轻弱的敲门声表示欢迎，以往他总是抱怨敲门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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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不见，他刚要喊“进来”时，听见还有另外一种轻快的，

虽然是微弱的，但却完全是一种打仗似的敲击声。这是床

下的气球。它们醒了，难道和他不一样，它们在夜里聚起

了新的力量了吗？“就来，”布鲁姆费德朝女佣喊着，跳

下床，小心翼翼地、好像他的背上有气球似的，一下子坐

在地上，背一直对着气球，他转过头来看着它们——他差

点要骂起来。就像孩子夜里推开讨厌的被子一样，也许两

个球由于整夜进行小小的不间断的抖动，把床下的地毯推

开得这么远，以至它们自己又能置身于空地板上制造声音

了。“回到地毯上去，”布鲁姆费德板着脸说，当气球由于

地毯的缘故又安静下来以后，他才把女佣叫进来。这个肥

胖的、迟钝的、老板着身子走路的女人把早饭放到桌上，

并递给他一些必要的东西，布鲁姆费德一动不动地穿着睡

衣站在床边，抓着下面的球。他的目光跟着女佣走，看她

是不是发觉了什么。她的耳朵重听，不大可能发觉什么，

布鲁姆费德把自己的过度敏感归结于没睡好觉，他以为自

己看见女佣在这或那儿磨磨蹭蹭，在一个什么家具边上站

着不动，扬起眉毛偷听。要是能使女佣快一点干完她的活

儿他就高兴了，可她几乎比平时还慢。她拖泥带水地拿着

布鲁姆费德的衣服和靴子到走廊上去，好长时间不回来，

从外面传来她那单调的、一下一下拍打衣服的声音。这整

个时间里布鲁姆费德不得不呆在床上动弹不得，要是他不

把气球弄到身背后，他爱喝的，并且尽可能热着喝的咖啡

就得放凉，他只能呆呆看着拉下的窗帘，窗帘的后面，天

渐渐发白高了起来。女佣终于干完了，道了一声早安要走。

可她还没完全离开，又站在门口停了一会，动了动嘴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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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远地看着布鲁姆费德。布鲁姆费德正要质问她时，她终

于走了。他真想打开大门冲她喊，她是个愚蠢的、年老的、

迟钝的女人。可当他考虑着他到底讨厌她什么时，他只是

觉得她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发觉，却装出发觉了什么的样子

很荒谬。他的思想多混乱！只是因为一夜没睡好觉！他为

睡得不好找出了一个小小的解释，那就是他昨晚没照老习

惯办事，没有抽烟没有喝酒。要是我有一次没有抽烟没有

喝酒，我就睡得不好，这就是他思考的结论。 

从现在起他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这从他挂在床头柜

的的家庭药箱里拿出药棉，用两个棉球堵上耳朵开始。然

后他站起来，试着走了一步。气球虽然跟着他，但他几乎

听不见它们的声音，再塞一点药棉就完全听不见了。布鲁

姆费德又走了几步，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舒服。现在他们，

布鲁姆费德和气球，各自为政，互不相干，他们虽然相互

挨着，但互不干扰。只是当布鲁姆费德快速转身，而一个

气球向相反方向的动作不够快时，他的腿才会碰到它。这

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冲突，其它时候，布鲁姆费德可以安静

地喝他的咖啡。他饿了，好像这一夜他没睡觉，而走了很

长的路似的，他用冰凉的、令人清醒的水洗个脸，穿上衣

服。这以前他没有把窗帘拉起，而是出于小心的心理，宁

愿这么半明半暗地呆着，为了这两个球，他不需要陌生的

眼睛。可当他现在准备走出去的时候，他得防备着两只球

胆敢——他并不相信——跟他走到胡同里去。他想出了一

个好主意，他打开那个大衣柜，背对着它站着。气球像是

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，它们怎么也不肯进到柜子里

面，它们充分利用布鲁姆费德和柜子之间的任何一个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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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，实在不行时，它们就跳到柜子里一会会儿，但又因为

柜子里太黑立刻往外逃，从柜子角那儿根本把它们弄不到

里面去，它们宁愿违背它们的义务，几乎呆在布鲁姆费德

的身边。不过它们的雕虫小技根本派不上用场，因为现在

布鲁姆费德一转身自己进了柜子，两只气球只得跟着他。

可有一点却对气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，因为在柜子底下

放着很多小东西，如靴子、纸盒、小箱子，这些东西虽然

——现在布鲁姆费德感到很可惜——都放得整整齐齐，但

却很碍气球的事。布鲁姆费德差不多要把柜子门关上了，

他跳了几年来都未曾跳过的一大步，离开柜子，关上门和

转动钥匙时，气球锁在里面了。“成功了”，布鲁姆费德想，

他擦掉脸上的汗水。气球在柜子里的声音多大啊！好像它

们绝望了。而布鲁姆费德却很得意。他离开房间，觉得连

空荡荡的走廊都使他感到惬意。他把耳朵从棉球里解放出

来，苏醒过来的房间的许多声音使他欣喜若狂。只是看不

见什么人，时间还很早。 

楼下过道里，穿过低矮的门，就到了女佣的地下室住

房，门前站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。他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，

老女人的丑陋原封不动地再现在这个孩子的脸上。他弯着

两条罗圈腿，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站在那里大叫，因为他长

了一个甲状腺瘤，只能艰难地呼吸。平时布鲁姆费德在路

上遇见这个男孩时都要快步几步，尽可能地避免看到他，

今天他几乎想在他的身边多站一会儿。即便这个男孩是那

个女人生的，并且保留着原物的所有特征，但他目前还是

个孩子，在这个未成形的脑袋里还是孩子的想法，要是用

他懂得的话和他打招呼，问他点什么，他很可能会用响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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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、童贞的恭敬的声音回答问题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你

也会摸摸这张小脸。布鲁姆费德这样想着，可还是从孩子

身边走了过去。到了胡同里，他觉得天气比他在屋子里想

象的要好。晨雾正在散去，劲风吹过的天空现出蔚蓝。布

鲁姆费德把他比往常从屋子里出来得早得多归功于气球，

他甚至连报纸都放在桌上忘了看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样一来，

他赢得了很多时间，现在可以慢慢地走。奇怪的是，自从

他和气球分开以后，它们没怎么使他伤脑筋。只要它们跟

在他身后，人们就可以把它们看成他的一部分，看成在评

价他个人时也得作些考虑的东西，而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家

里柜子里的一个玩具。这时布鲁姆费德想起，也许最好是

按照气球本来的用途处理它们才不会把它们损坏。那个男

孩还站在过道里，布鲁姆费德要把气球送给他，不是借，

而的的确确是送给他，而这肯定就意味着命令他去毁坏它

们。哪怕它们能好好地保存下来，它们在男孩的手中还不

如呆在柜子里，整座楼房的人都会看见，男孩怎么玩气球，

其他的孩子也会一块玩，一般的人会认为，这是玩具，而

不是布鲁姆费德的生活伴侣，这种看法不会动摇，不可抗

拒。布鲁姆费德走回房子。男孩正走下地下室台阶想把门

打开。布鲁姆费德得叫住男孩，叫出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

和所有与这男孩有关的一切同样可笑。“阿尔弗雷德，阿

尔弗雷德，”他叫着。男孩迟疑了好久。“过来呀。”布鲁

姆费德喊道，“我给你点东西。住房勤杂工的两个小姑娘

从对面的门里出来，好奇地站在布鲁姆费德的左右。她们

比男孩子理解得快得多，她们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不马上过

来。她们朝男孩招手，同时眼睛也不离开布鲁姆费德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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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她们想不出来是什么礼物在等待着阿尔弗雷德。好奇心

折磨着她们，她们两只脚来回地跳着。布鲁姆费德朝小姑

娘笑，也朝男孩笑着。看来男孩终于弄懂了这一切，他呆

板而迟钝地上了台阶。在过道里他连出现在楼下地下室门

口的自己的母亲都假装看不见。布鲁姆费德喊的声音特别

大，好让女佣也听得见，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她可以监督他

委托办理的事情。“我在楼上房间里有两个好看的气球。

你要吗？”男孩子只是咧了咧嘴，他不知该怎样做才好，

他转过身，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下面的母亲。两个小姑娘

马上就围着布鲁姆费德跳着要气球。“你们也可以玩。”布

鲁姆费德对她们说，不过他仍等着男孩的回答。他可以马

上把球送给小姑娘，但他觉得她们太轻浮，现在他更信任

那个男孩。男孩没和母亲说话，这时已经取得了母亲的意

见，当布鲁姆费德又一次问他时，他便同意地点点头。“那

就听着，”布鲁姆费德说，这时他倒愿意没有看见他对礼

物没有道谢的表示，“你妈有我门上的钥匙，你得跟她借，

这儿我给你我衣柜的钥匙，气球在衣柜里。把柜子和屋子

再小心地锁上。这球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不必送回来。

懂了吗？”男孩子可惜没有听懂。布鲁姆费德想给这个榆

木脑袋把一切讲得特别清楚，可正因为如此，他把一切重

复来重复去，一会儿讲钥匙，一会儿讲房间，一会儿又讲

柜子，因此这个男孩盯着他，倒不像是看着他的好心人，

而像是看着一个引诱者。可两个姑娘却立刻听明白了，她

们催着布鲁姆费德，伸出手去拿钥匙。“等等，”布鲁姆费

德说着，他对这三个孩子感到很恼火。时间也越来越少，

他不能再久呆了。要是女佣能说一句她明白了他的意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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